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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23 年 6 月，由杨利民编写、徐靖轩执导、王晓玲

任艺术顾问的黑土话剧《大雪地》在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金牛校区演播剧场成功上演，参加演出的是四川电影电

视学院 21 级表演艺术专业 3 班的学生们。《大雪地》是

徐靖轩独立导演的第一部大型多幕剧，在创排中，徐靖

轩既是老师又是导演，在教学与剧目排演方面都有阶段

性的收获与突破，故书此文以示总结与思考。

一、立足新视域，重审《大雪地》
本次排演《大雪地》，导演站在了美育的角度来进

行创作。杨利民老师在《我写〈大雪地〉》中写道：“或

许我对这些人太爱了，或是太恨了，太想为他们说话了，

因此我才把《大雪地》弄成这种样子，有时自己也觉得

不尽人意。”杨利民老师是石油工人出身，开垦拓荒时

期的生活苦得很，他对那段生活久久不能忘怀。创作《大

雪地》时，杨利民老师以那段生活为基础，融入了自己

的人生感悟。导演在多次熟读剧本之后，体会到了当时

生活的苦难和奋斗的激情，同时对人生的方向有了更深

层次的感悟与理解，更加感慨家乡黑龙江的发展和《大

雪地》的主人公黄子牛的命运如此相似。

美育即审美教育，2019 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切实

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指出：“学校美

育是培根铸魂的工作，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全

面加强和改进美育是高等教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

要任务。”学校开展美育是在响应国家政策，但目前各

高校存在的问题是部分大学生审美缺失，即“校内的演

出不来看、艺术大家的作品看不懂、悲剧当成喜剧看、

喜剧当成笑话看”等。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一

是相关作品缺乏内涵，这里指的内涵不一定是涉及某个

群体的宏观概念，也许仅仅是关于人生的思考；二是作

品严重脱离生活或过于形式化，高度抽象的新作品层出

不穷，疯狂趋于形式化的导演表现手段越发“神秘”，

然而这些所谓的“美”都不能使演员与观众产生共鸣，

只会让观众一头雾水；三是学生的审美品位有待提升、

审美情趣缺失、审美能力不足，很多生搬硬套的审美教

育套在学生身上会使学生产生抵触心理。综上，导演为

了达成“培养有审美的人，使人性得以完善”的目的，

为了创造“以美育人，以戏化人”的价值，为了落实“以

人为本，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与同学们展开了一次“大

雪地”上的找寻与探索。

由于剧本创作时间较早，又跨越了地域和文化，在

初选剧本时，学生们与部分老师给出了保留性的意见，

但在后续的创排中，学生们在导演的构思与阐述中提炼

出了如“人不是机器，机器报废了可以扔掉，可人报废

了还得活着”“如果我没有内在的能力吸引别人，那么

为什么要求别人属于自己呢”“人生怎么能只有一个目

标呢？如果这个不行，那就换一个”等人生箴言。学生

们在感叹与感动中逐渐找到了角色的影子，体验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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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怒哀愁，接近角色甚至爱上了自己扮演的角色。至此，

“以美育人、以戏化人”的种子悄悄在这群大学生心中

发芽。

二、扎根原剧本，更话悲剧性
话剧《大雪地》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悲剧。剧中

以迷失自我的老年黄子牛为线索展开讲述整个故事，期

间，黄子牛与自己的内心视相的光影进行对话，话剧用

追忆的手法回顾了黄子牛的一生，在那个大家过着集体

生活的特殊年代里，黄子牛做过许多工作，他乐于助人、

服从安排，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日复一日中黄子牛迷失了

自我，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哪里需要就到哪里，也就是

在一次次的信任与安排下，黄子牛丧失了自我意识，他

像是一头老黄牛，不问结果地辛勤耕耘着，最后他所在

的修旧利废车间黄了，没有了工作的黄子牛犹如没有了

犁头的老牛，瞬间失去了自己的社会属性与存在价值。

同时，黄子牛被江国良安排与寡妇大翠结婚，错过了自

己心爱的女人秀玲，后来他发现自己辛苦养大的儿子是

被自己送进监狱的大海的儿子等。这些事情对黄子牛的

命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剧中的江国良是唯一的领导，

杨利民老师从美学的角度、艺术的角度出发，对该角色

进行描写，而不是从政治、道德的角度着手来展现其灵魂。

另外，支线人物钱光达、琼芳、工人们也对黄子牛产生

了间接影响，导演在编排时精心设计，让观众可以清晰

地看到他们存在的意义，同时为了避免规定情境交代不

清楚的问题，在展现工人群场面与时代工人精神面貌上

也下足了功夫。

尊重原著，重新解构，揭示命运悲剧。剧本内容量

较大，导演在编排时将部分场次进行了融合与重构，强

化了各种因素对主人公黄子牛产生影响的片段，使戏剧

矛盾迅速升级，节奏更加紧凑。从最开始的黄子牛失业

醉酒后与大翠、小海吵架导致小海离家，期间小海反问

黄子牛“改造成废物吗”，使其大梦初醒；到黄子牛曾

经喜欢的秀玲以领导身份来家慰问并对黄子牛说“我不

愿意再提以前那些事了”，对其刺激加深；到大海出狱

给大翠写信且到黄子牛家认子送钱并对其说“你只是个

奴才，离了主子你就没法活”，使黄子牛再受重创；再

到最后黄子牛与老工友吵架被骂“你现在就是一百斤面

做一个点心，废物一个”，以及后来红男绿女的出现展

现出新旧时代的碰撞，黄子牛终于彻底迷失在了大雪地

里。黄子牛在丢掉唯一的人生目标——工作后失去了内

在的原生动力，在一次又一次的与人交往中逐渐迷失自

我。剧本中没有反面角色，没有谁想要故意去伤害别人，

但是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下，大家都有不得已的苦衷，由

一群坚持做自己的好人构成的复杂人物关系网直接导致

人物命运走向悲剧，更加揭示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性。

打破桎梏，利用空间，以舞台呈现悲苦。在本次排

演中，第一幕充分利用了“空的空间”的概念，导演将

工人地窨子、江国良的临时办公室、临时帐篷等室内场

景都进行了空间的弱化，除了必要的舞台支点，如第一

幕第二场出现的唯一道具——炉子，第一、三、四、六

场出现的无支点道具，仅仅是利用灯光与音乐就将规定

情境交代清楚了，描绘了艰苦环境下工人们的欢乐生活，

二者形成的反差创造出的悲剧性给观众以美的享受。第

二幕则通过破旧的柜子、老旧的桌子等道具来展现黄子

牛家的破败景象，与江国良办公室里齐全的配置形成鲜

明对比，让观众通过直观的视觉体验来感受黄子牛逐渐

迷失自我的人生悲剧。

三、话剧颂精神，再显龙江魂
杨利民老师的作品以富含“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两大“龙江精神”而闻名 [1]。伟大精神是一个民族、一

个国家、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也是一个人在

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精神是看不见、摸不着却

能实实在在对人的审美产生宏观影响的、客观存在的一

种事物。杨利民老师笔下的这些精神不是一个宏大的、

概念性的词，而是来源于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对于人

物的描写和人性的剖析，杨利民老师总能找到一个平衡

点，演员在参悟精神时、观众在感受精神时都会获得一

种美的享受 [2]。

杨利民老师在《我的师傅》中回忆了一个在杨树林

里教他采油的师傅，师傅始终保持着一种“我要当一名

革命战士，哪里需要革命战士我就去哪里”的态度，默

默为人民服务着，放弃了自我学习的机会，主动承担起

了最重的任务。这位师傅的身世与《大雪地》中的黄子

牛很相似，他的遭遇也和黄子牛差不多，他义无反顾地

投身到了祖国的建设中去。其实，《大雪地》中的主角

黄子牛是时代的无名英雄，而剧中的一众工人同黄子牛

一样，也是无名英雄，他们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因此，

《大雪地》反映了特殊的时代下不朽的“龙江精神”。

“龙江精神”在《大雪地》剧情和人物关系中的展

现也是此次教学与排演的重要命题。例如，第一幕第四场，

七一管线突然渗漏把冻土层都滋开了，秀玲明知有危险

却还是戴上了湿手套义无反顾地冲在前面进行焊接，最

后带着血肉模糊的手回到了台上，秀玲对工人身份的认

可与向往使她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还有第二幕第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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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牛的工作介绍信中写了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后

来他变成了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人，以及钱光达在不待

见他的一群人中显得格格不入却还在坚持做自己的工作

等。初读剧本时，学生们并不理解剧中人物的这些行为，

但通过讲解与分析，他们明白了描写这种行为并不是为

了刻意赞美谁，也不是为了刻意表现剧中的人物，而是

为了展现那个时代下人们的质朴与特定艰苦环境下造就

的精神，这种精神也赋予了人物以魅力，剧作家只是站

在历史的角度对事实进行客观陈述。剧中的黄子牛、秀

玲等人物将个人利益融入集体利益，展现了东北人质朴、

豪爽的性格。通过编排《大雪地》，学生们了解到只有

真正把握好剧作家的立意，才能在表演中准确地展现剧

作的内涵。另外，教师要通过剧中的人物故事使学生真

正理解“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铁

人精神”，这也使学生们在塑造人物角色时有理可依、

有据可寻，这是对美育的一种高级诠释。

四、潇洒话离别，复盘己不足
   《大雪地》历经坎坷最终成功地呈现在了舞台上。

大家都认为这部剧能成功上演，不仅是因为剧目高度还

原了生活本来的样子，更是因为剧中的人物都有着一种

精神，那种精神可能是时代赋予的，也可能是环境造就的，

抑或是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一种追求生存和发展的原

生动力，总之，在演出结束之后，学生们对于生活有了

新的认知与理解。我们想通过《大雪地》来让这群来自

五湖四海的孩子们感受到黑土地文化，展现从前石油工

人们的生活与精神面貌，力求以美的形态呈现。但此次

演出还存在部分不足，主要体现在剧目时长、群像描绘、

演员节奏把控及潜台词挖掘几个方面。

《大雪地》是一部两幕十二场的多幕剧，在前期的

工作中，导演由于沉浸剧本而忽略了演出时长，在后期

的联排中发现时长近三个半小时，所以又对剧本进行了

调整。在群像描绘方面，工人群戏几次“夭折”，导演

对学生们的表演有着严格的要求并进行了多次调整，再

加上学生们的理解能力与专业水平不同，且个性化较强，

在排练过程中出现了人物交流不畅、潜台词挖掘不深入、

群演影响主演等问题，但导演坚持因材施教，先根据性

格和形象来给学生们分配角色，再按照专业能力对学生

们的戏份与台词进行调配与均衡，适当增加能力较强的

学生们的表现机会。最后，导演对排练时遇到的问题进

行了较为客观且全面的分析，意识到夏天穿着棉袄排练

很辛苦，但没有分AB组进行排练，这是要改进的地方；

同时要多关注饰演配角的学生的心理状态，应给予其更

多的鼓励和表现的机会。

在演员节奏把控方面，导演需要多注重低年级学生

的基础训练，对于节奏感较好的学生，要对他们进行强

化训练，对于节奏把握不准确的学生，要通过行走练习、

音乐练习及在排练和演出过程中适当增加音效等手段使

其准确把握内外部节奏，同时让节奏感较好的学生带动

节奏把握不准确的学生，以实现共同进步。

在台词方面，部分学生语言色彩不强烈、潜台词挖

掘不深刻，从而出现了台词表达不准确等问题，在今后

的创作过程中，导演应该考量学生们对台词的把控与适

应能力，加强语音、语调方面的训练，为观众带来更好

的观剧体验。

结 语

我们在编排《大雪地》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不仅

因为这是一部家乡的作品，更是因为其具有优秀的剧情

结构、丰厚的精神文化内涵。在本文中，我们对本次排

练演出过程进行了梳理，对剧本工作经验进行了总结，

试图提炼剧作“悲”的中心思想，通过自身的导演语汇

来把握悲剧性的表达，同时努力提炼剧中的“龙江精神”

并向学生们讲解其含义和表现手段，以便帮助学生理解

角色，为学生塑造角色提供最大的帮助，进而为以后的

创作打下基础。此外，我们以后还会尝试用不同的风格

编排更多优秀的黑土话剧，彰显龙江话剧的气派，也真

挚祝愿家乡的龙江黑土话剧越来越好。

[ 参考文献 ]

[1] 何国忠 . 大庆精神的话剧传承与文学反思  杨利民笔下的东北

石油工人 [J]. 中国戏剧 ，2020(10):53-54.

[2] 席琰妍 . 浅谈杨利民新时期黑土话剧人物塑造 [J]. 艺术科

技 ，2014，27(02):58.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2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

目《杨利民戏剧作品弘扬优秀龙江精神内涵研究》（项目编号：

22ZWE490）的研究成果；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2 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重点项目《新文科背景下产教融合高校艺术专业“双师型”

教师发展研究》（项目编号：XJGZ2002003）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徐靖轩（1996），男，黑龙江伊春人，硕士研

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戏剧影视艺术研究。

王晓玲（1968），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学士，哈尔滨师

范大学传媒学院表演艺术系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戏剧艺术

研究。




